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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尔结识朱赫来

教室里很静，保尔和同学们整齐地坐在座位

上等待着瓦希里神父来为他们讲《圣经》课。这时，

教室的门猛地被推开。身穿长袍、脖子上挂着沉重

的十字架的瓦希里神父走了进来，从他松弛的胖

脸和凶巴巴的眼光中可以看出，他今天非常生气。

“节前去我家补考的人，都站起来！”瓦希里

神父盯了同学们一会儿，愤怒地吼了一声。

保尔和其他去神父家补考的五名学生站了起

来，畏怯地看着神父。神父让他们把衣服口袋翻出

来，仔细地查看。当神父走到保尔面前时，发现保

尔一动不动，就大声吼道：“你为什么像木头一样

站着？”

“我衣服上一只口袋也没有。”保尔低声地回

答说。

“哼，一只口袋也没有？你以为我不知道是谁

干的坏事，竟然把烟丝撒到复活节的面团里！你

以为这次学校还能留你吗？上次是因为你母亲恳

求才没开除你，这回可不行了。你马上给我滚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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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！”

被赶出教室的保尔很痛苦，他想到在税务检

查员家当厨娘的母亲，每天从清晨忙到深夜，为他

操碎了心，现在该怎么对她说呢？此时保尔有些

后悔，也更加痛恨可恶的瓦希里神父。

瓦希里神父常常欺侮保尔，时常因为一点小

事就把他赶出门外，甚至一连几个星期，天天罚他

站墙角。一次，保尔和同学打架，神父罚他不准回

家，又怕他一个人在空教室里淘气，就让保尔和高

年级的学生一起上课。坐在教室最后排凳子上的

保尔很气愤，心里不断地咒骂神父，可是过了一会

儿，他就听起瘦高个子的地理教师讲地球和天体

了。听着听着，保尔惊奇地张着大嘴，地球居然已

经存在几百万年了，星星也跟地球相似。保尔觉得

简直不可思议：这跟《圣经》上说的完全两样嘛。

保尔对《圣经》课很熟悉，《祈祷书》和《新

旧约》背得烂熟，也十分清楚上帝在哪年哪天创造

了什么。今天他不知道是《圣经》错了，还是地理

老师错了，便决定去问问神父。

“神父，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

了好几百万年，不像《圣经》上说的⋯⋯”谁知，

神父不等他说完话，就大骂道：“混账东西，胡说

八道！你在我的课堂上学到了什么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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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等保尔回答，神父就拧住他的两只耳朵，把

他的头往墙上撞。然后，神父把吓昏头的保尔推到

走廊上去。

第二天一早，保尔的母亲来到学校恳求瓦希

里神父准许她的孩子继续上学。从那天起保尔恨

死了神父，他不想饶恕侮辱过他的人，更不会忘记

这顿冤枉的挨打。

因为神父的偏见，保尔的《圣经》课考试没及

格，他只得和其他没及格的同学一道去神父家补

考。保尔在神父家桌子上，看到放着一个很大的面

团，他知道这是神父准备烘制复活节糕用的，便在

好朋友薛尔基的怂恿下，偷偷地把一撮烟丝撒在

面团上。尽管当时没有别人看见，可今天还是给神

父猜到了。

保尔的家在乌克兰的秀彼多夫卡镇，镇上有

南方最大的铁路枢纽站，车站饭店的生意很忙，需

要很多人工作。被开除的保尔在母亲的带领下，去

碰碰运气。

经过母亲低三下四的央求，饭店老板总算同

意保尔在这里做工。条件是每月工钱八卢布，上班

时管饭，连续工作一天一夜，接着休息一天一夜。

从这一刻起，十一岁的保尔正式走向了社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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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始靠自己来谋生了。保尔每天在铁路饭店拼命

地干活，烧开水，劈木柴⋯⋯总之，人家叫他做什

么，他就做什么。

上班不久的一天，保尔干了一天一夜，真是精

疲力竭。好容易熬到下班，那个来接班的圆脸小伙

子眼露凶光地叫他明天早一个钟头来接班。

保尔气愤地反问道：“接班时间是七点，为什

么要我六点来？”

那个小伙子强硬地说：“叫你六点来，你就得

六点来，不然瞧我的厉害！”

保尔真想跟他打一架，但一想到母亲那忧郁

的目光，还是忍住了。他咬咬牙说：“别吓唬人！

明天早上我七点来。论打架，我也不是好惹的，要

是你想试试，就请便。”

保尔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

当他沿着马路大步往家走的时候，觉得自己

是一个正大光明的人了，现在自己也在劳动，谁也

不能说自己是吃闲饭的人了。他想到母亲一定为

他担心，便吹着口哨快步走回家。

母亲正在院子里烧茶，看到保尔回来，就急忙

问他工作怎样，保尔说还好。这时，他从窗户外看

见了哥哥阿尔青那高大壮实的背影，心中有些不

也有些怕他安起来。保尔很尊重哥哥， 。当他犹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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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推开门时，阿尔青已坐回到桌旁，正用锐利的眼

光看着他。显然他知道了保尔被学校开除的事。保

尔想哥哥肯定会打他骂他，心里又紧张起来，阿尔

青却平静地说：“小兄弟，过去的事就不提了。但

现在你可要当心，做事别再耍把戏，应该做的就做

好。要是这个地方再把你赶出来，我就不会饶你

了。等你做满一年，我会设法把你弄到铁路工厂去

当学徒，你不能一辈子老给人家洗碗。你必须做一

个堂堂正正的人，必须学一门手艺。”

就这样，保尔在车站饭店干了两年。这里的工

作非常繁重，保尔为了生存，强忍着各种各样的压

迫，哪里喊他，他都得去。在这个黑暗的年代，就

是有三头六臂，也不能让那些有权势的人满意。他

和小伙伴克林加最受气，谁高兴都可以揍他们一

顿。

一天天的欺压使保尔的满腔怒火简直要爆发

了，他对小伙伴克林加说：“我在这儿待不下去

了！这儿就是一座活坟墓，这里的人都是流氓无

赖。他们让我们干这么多又脏又累的活，才给我们

多少工钱？”

他说的时候是那么的愤恨，克林加真的害怕

有人会听到他们的谈话，就跳起来把通往厨房的

门关上，而保尔还是不断地把心里要说的话倾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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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来：“让他们听见吧，反正我是不打算干了！我

们一天到晚辛苦劳累着，可他们还是不断地挑剔

你，稍不如意，就挨打受骂。就拿你来说吧，克林

加，当你挨打的时候，一声也不响。我问你，为什

么一声不敢响？这个世道充满着不公平，有钱人

可以为非作歹，穷人受欺负。”

保尔坐到桌子旁边的凳子上，疲倦地用手托

着头。克林加给炉子添了一些木柴之后，也在桌旁

坐下来。

这时，克林加问保尔道“：今天我们还读不读

书了？”

保尔回答道“：没有书读了，书摊没有了。”他

告诉克林加，宪兵把卖书的人抓去了，他们在那儿

搜到一些东西，据说有政治问题，有人起来反对沙

皇。

克林加惊讶地动了一下“：难道，真有这样的

人吗？”他有点半信半疑。

晚上，到了换班的时候，但是接他班的那个小

伙子没有来。老板娘要他留下来继续做另外二十

四小时的工。保尔已经精疲力竭了，但是大家都休

息的时候，他还得灌满几锅水，并把它烧开，等待

半夜三点钟来的那班火车。他把水龙头拧开，可是

没有水，大概是水塔坏了。他就让水龙头开着，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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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倒在柴堆上休息。一会儿，他就呼呼地睡着了。

几分钟后，水龙头突然咕嘟咕嘟地流出水来，

不一会就注满了水槽，溢到地上，又从门底下流到

饭店。

一股一股的水流从在那儿熟睡的旅客们的包

袱和提箱下流过，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。直到水浸

醒了一个在地板上睡着的旅客，他跳了起来，大声

呼喊，所有的旅客们才起身，慌忙捡着各自的行

李。饭店里一片混乱。

在隔壁房间里收拾桌子的工头卜罗霍斯克，

听到旅客们的喊声，连忙跑了出来，跃过一些积水

较深的地方，推开洗刷室的门，给门阻住了的水便

冲进了饭店。他朝着酣睡的保尔扑去。

当拳头像雨点似的落在保尔头上的时候，他

还没完全清醒过来。保尔被打得几乎昏倒过去。

因为给打得太厉害了，保尔好容易才一步步

地挨到了家，母亲看了心疼极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脸色异常阴沉的阿尔青叫保尔

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，并叫保尔躺下来。阿尔青披

上衣服，一声不响地走出门，朝着车站饭店方向走

去。到了车站饭店洗刷室，阿尔青向女工打听谁是

卜罗霍斯克，他一见卜罗霍斯克捧了一大摞盘子

走进了洗刷室，就上前一步，把一只有力的手放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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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堂倌的肩膀上，直瞪着他说：“你为什么打我的

弟弟保尔？”

卜罗霍斯克把肩头挣开，可是阿尔青一记重

拳已经把他打倒了。他想爬起来，第二记拳头比

第一记更有力，把他打得趴在了地上，怎么也爬不

起来。

阿尔青转身走出洗刷室。

被打得满脸是血的卜罗霍斯克，在地上抽搐

着。女工们都暗中高兴，因为阿尔青不但给保尔报

了仇，也给她们出了气。

但是，就在那天，阿尔青被宪兵抓走了。

母亲听说阿尔青被抓走后，又气又急，不知该

怎么办。

六天之后，阿尔青才回家，他显得很憔悴，先

问保尔的身体怎样，接着说他已经在发电厂给保

尔找到了工作⋯⋯

一九一七年春天，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像旋

风似的冲进了秀彼多夫卡镇：“沙皇被推翻了！”

这一天，一列火车在风雪中驶进了车站。从车上下

来两个穿着军大衣、肩上挂着步枪的大学生和一

队缠着红臂章的革命士兵，他们逮捕了沙皇政府

的宪兵、一个年老的陆军上校和当地驻军的长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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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，镇上的人才相信了这个消息。于是成千上万

的居民经过被雪覆盖的大街，走到广场，贪婪地听

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。着那些新鲜的名词

可是到了冬季快结束的时候，一个近卫骑兵

团开到镇上驻扎。军官大都是伯爵和侯爵，肩章是

金色的，裤子的滚边是银色的，一切都跟沙皇时代

仿佛没有经过革一样 命似的。

第二年春天，秀彼多夫卡镇已有两个星期没

有人管辖，只有本地的自卫团。一天，保尔、薛尔

基和克林加觉得很无聊，他们在保尔家园子里的

草地上躺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后面传来了一阵马蹄

声，一个骑马的人在路上出现了。那陌生人浑身是

灰土。他那顶歪戴在后脑勺上的军帽和全身的制

服，都沾上一层厚厚的尘埃。在那紧束着的结实的

皮带上，挂着一支手枪和德国式的手榴弹。他向保

尔讨了一大杯水喝，便抖起马缰绳，朝松林那边跑

去。保尔问克林加懂不懂他究竟是什么人，克林加

当然不知道，可薛尔基却肯定地说：“大概本地政

府又要来一次新的变动了，所以律师列森斯基一

家昨天都逃走啦。只要有钱人一逃走，那就是游击

队要来了。”

这时，在他们刚刚看得见的地方，从树林里出

现了一批戴红臂章的红军骑兵和步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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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天亮的时候，保尔从发电厂下班回家，

发现今天小镇上十分活跃，很多工人都拿着步枪，

有的还拿着两三支。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就去

找薛尔基。薛尔基不在家，薛尔基的妈妈说，他一

定去发枪的地方了。保尔连忙跑到街上，向旁人打

听：“叔叔，告诉我，你从哪里得到这些枪？”

“游击队分发的。”

原来镇上有个旧军械库，红军不想让枪落在

敌人手里，便决定把它们发给穷人。

保尔拼命朝发枪的地点跑去，路上遇见一个

比他小得多的孩子拖着一支沉重的带刺刀的步枪。

孩子说这是他拿的第二支，而现在枪已经发完了，

保尔听了非常懊恼。他突然心生一计，就追上那小

孩，把那支步枪抢了过来。保尔拿了枪，飞速地回

家，跳过篱笆，直向板棚跑去，把那支枪藏在棚顶

下面的木椽上，然后开心地走向屋里。

阿尔青在屋里高声喊着保尔，他加快脚步走

进小屋。他推开门，看见一个不认识的人。原来，

发电厂里有个装配工病倒了，这个陌生人打算跟

保尔一道去和发电厂老板谈谈，让他代替那个装

配工。

保尔答应了，他的眼睛和陌生人留神考察着

他的、灰色的、坚定的眼睛碰在一起。这坚定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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凝视的目光，使他有些慌乱。这陌生人穿着一件灰

短褂，从上到下扣着钮扣，紧紧地绷住他那宽大而

结实的脊背，这件短褂显然太小了。他整个人就像

一棵多年的、结实的橡树那样有力而坚定。

这陌生人的名字叫朱赫来。

游击队撤退了，德军开到镇上来了。

镇上德军司令部出了布告，限令在二十四小

时内，居民要交出一切武器，违者处决。德军收了

一万四千支步枪，还有六千支枪没有缴纳。他们就

挨家挨户搜查，枪毙了在家里被搜到枪的两个铁

路工人。

阿尔青一听到缴枪的命令，就急忙回家，追问

保尔拿枪没有，保尔不愿对哥哥撒谎，便照实说

了。阿尔青顾不得责备保尔，跑到板棚里去，把藏

在木椽上的枪拿了下来，卸下刺刀，抽出枪机；接

着就用尽全力把枪身向篱笆的栓子砸去。枪柄被

砸得粉碎；其余的部分便扔到花园外的荒地上，回

头阿尔青又把刺刀和枪机丢在粪坑里。

阿尔青做完了，就对保尔说“：保尔，你已经

不是小孩子了，要懂得武器可不是好玩的。给他们

查出来，第一个捉去枪毙的就是我。现在正是危险

的时候，明白吗？”保尔点点头。

保尔和朱赫来成了亲密的朋友，朱赫来很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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欢这个伶俐的男孩，经常把发电机的知识教给他，

使保尔渐渐地懂得这一行。他得空的时候，时常去

保尔家，耐心地听着保尔一家人讲家庭生活中的

各种故事，尤其是当保尔的母亲埋怨保尔小时候

怎样淘气，或遇到种种烦恼的时候，他总有办法叫

她平静下来，使她渐渐地忘掉她的不幸，变得更乐

观一些。

朱赫来从保尔的母亲那儿知道保尔常常打架，

但多半是被迫的，于是他就主动教保尔拳法。保尔

学得也很刻苦，有几次朱赫来的拳头，使他倒栽葱

地摔倒在地，但他还是不断地学下去。

一天，天气很热，保尔从克林加家里回来，在

屋子里来回踱着，想不出要做的事情，他决定爬到

小屋顶上去乘凉。这是他平时最喜爱去的地方。屋

子后头花园角落上的小屋顶，从这里可以看到律

师列森斯基家的花园和房子的一面。

住在列森斯基家里的矮个子德军少尉，正坐

在桌子旁边写信。过了一会，他把写好的信交给卫

兵，就和列森斯基的女儿妮莉挽着手出门去了。

保尔又看见卫兵来到房间收拾好屋子，把门

关上，走了。

他从敞开的窗户望去，看见少尉的桌子上放

着一件发亮的东西。他忍耐不住好奇心，就悄悄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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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住樱桃树，跳到列森斯基家的花园里。

他弯着腰，连跳几步，便到了那敞开的窗前。

往屋子里望了一眼，桌子上放着的是一支可爱的

十二响手枪。

保尔屏住气息。他的内心发生了几秒钟的剧

烈斗争，他终于弯着身子，握住那支崭新的手枪，

连忙跳进了花园。他匆忙朝周围望了望，小心地把

手枪插进口袋，然后就跳过花园，像猴子一般地攀

着樱桃树，爬上了屋顶，马上溜下板棚跑回家去。

一会儿，他来到老砖窑里，把用破布包扎好的

手枪放在窑底，再用一堆碎砖盖住它。

保尔知道干这件事会有怎样的后果，心里禁

不住一阵阵地惊惶。

为了早点离开家，不到上班的时候，他就上厂

里去了。他不断想着列森斯基家里现在是个什么

样子。已经很晚了，快到夜间十一点钟的时候，朱

赫来突然跑来找他，把他叫到院子里，小声地问

他，今天他家里为什么被搜查？保尔暗中猜想准

是因为手枪的事，不由得吓了一跳。他听到阿尔青

没被抓走，才稍觉宽慰，但他不敢把偷手枪的事告

诉朱赫来。而朱赫来怀疑敌人可能是因为他，才去

保尔家搜查，觉得往后要加倍小心，格外警惕。

的确，这一天列森斯基家发生了一次大的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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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。那个德军少尉回来，发现手枪不见了，便用尽

全力打卫兵的耳光，被叫来查问的列森斯基律师

也狼狈地在少尉面前道歉。

这时候，律师的儿子维克多也在场，他向他父

亲说，手枪可能是邻居偷去的，尤其是小流氓保尔

嫌疑最大。他父亲又告诉了德军少尉，于是少尉就

立刻下令搜查。但毫无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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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尔和冬妮亚交上了朋友

冬妮亚站在敞开的窗户跟前，望着那她熟悉

的花园和那绕着花园的、在轻风下微微颤动的高

大笔直的杨树。她真不敢相信离开亲爱的故乡已

经整整一年了。

她在基辅上学，今天是乘着早班车回家来度

暑假的。

这儿什么也没有改变：还是那剪得整整齐齐

的灌木丛，还是那几何线条一样的花径。花园里一

切都是整洁的，连一根野草也没有，到处都可以看

见园丁勤劳的成果，然而，冬妮亚对这些腻烦了。

冬妮亚拿着一本没有读完的小说，推开了走

廊的门，沿着台阶走进了花园里。然后推开花园的

边门，向秀彼多夫卡火车站水塔旁边的水塘走去。

她过了小桥，缓缓地走在大路上。这条路像公

园里的林阴道，右边是池塘，沿着池塘种着白杨和

茂盛的垂柳；左面是一片森林。

她正想到池边的假山上，却看见一支钓竿正

在水面上浮动，于是她站住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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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弯着腰，趴在弯曲的柳树上面，用手分开柳

枝，看见一个黝黑的、赤足的男孩子，裤筒卷到膝

盖上。他身旁放着一只生锈的、盛满蚯 的马口铁

罐子。

那少年正聚精会神地钓鱼，没有留意到冬妮

亚的注视。

“这里难道可以钓到鱼吗？”

保尔生气地回头看了看。

他看见一个陌生的女孩正扶着柳枝，身子低

低地俯在水面上。她穿着白色的水手衫，领子上滚

着蓝边，短裙子是浅灰色的；一双绣花的短袜，紧

紧地套在她那晒黑的匀称的脚上，下面穿的是棕

色的皮鞋。她那栗色的头发编成了一根粗大的辫

子。

保尔拿着钓竿的手轻轻抖动一下，鹅毛的浮

子在平静的水面上点了几点，荡起了一层层的波

纹。

他身后的轻柔的声音又在激动地说：“咬钩

了，瞧，咬钩了⋯⋯”

保尔的心情烦乱了，他迅速举起钓竿，把钩着

蚯蚓的钓钩提上来，溅起了一阵水花。

这回她的声音里已经没有嘲笑的成分，而是

带着一种友谊和讲和的口吻了。因此，本想冲这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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